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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乡村核心—边界理念的城郊渔村更新策略探究
——以厦门市欧厝村更新规划为例
Research on the Renewal Strategy of Suburban Fishing Village Based on Rural Core-Boundary Concept
—A Case Study of Oucuo Village in Xiamen
王量量  张撰闻  兰  菁  陈慧琳  WANG Liangliang, ZHANG Zhuanwen, LAN Jing, CHEN Huilin
摘  要  乡村振兴政策的提出强化了乡村规
划的引导作用，为乡村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
向。然而，尽管当前对于乡村规划实践的关注
较多，但针对乡村规划理论的探索较少，导致
乡村规划未能达到振兴乡村的目的，乡村规划
更多地沦为一种市场资本单向往乡村渗透的
扩张工具。本文将核心—边缘理论引入乡村
规划理念的探索，提出强化核心、开放边界的
乡村核心—边界理念，使乡村在保留特质的基
础上适应时代发展。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
以厦门市欧厝村为例，将理论与实际案例相结
合，在分析作业方式、文化认同、聚落形态三
方面凸显的问题的基础上，以乡村核心—边
界理念为指导，从产业、文化与空间三方面提
出较为系统的振兴策略，为类似的村落规划
与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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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prominent contradiction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early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ointing out the direction for future rur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concerns about the practice of rural planning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rural planning in China started relatively late,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theory of rural planning is less. Lack of proper guidance of rural planning concep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that rural planning practice fails to play the role of revitalizing 
the countryside. Rural planning has become an expansion tool for market capital to penetrate 
into the countryside unilaterally. In this paper, the core boundary theory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rural planning. The theory explains how the urban core and 
marginal areas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space through the f low of factors and the 
adjustment of space in the unequal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core boundary theory,  the urban spatial model(the egg space model)  is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he core and open boundary of the rural core boundary concept, and it also puts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y for the outskirts of the countryside so that the village can be adap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on the basis of reta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macro-
scale urban-rural relations, the optimization of rural core boundary relations is to retain the 
core differences of rural areas and coordinate the economic relations, cultural inf luences, 
ecological structur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meso scale villages 
and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rural core boundary relationship is to 
preserve the cor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illage, and strengthen the social connection and 
the traffic connection with surrounding urban space. On the micro-scale perspective of villagers' 
identity,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rural core boundary relationship is to retain the traditional 
identity of villagers, guid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villagers'  identity, and enrich villagers'  life 
skills. Being different from the theory of urban core boundary, the discussion at the rural level 
emphasizes how to distinguish the core and boundary elements in the planning process, rather 
than emphasizing how to promote the f low of elements and spac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m. At present, Oucuo village, a traditional fishing village,  is facing the industrial problems 
of occupational groups and traditional fisher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anglers in Oucuo village 
lost their self-identity. The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fishing village was broken, the 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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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was degraded, and the settlement form was alienated. Its characteristics gradually disappeared, and gradually it was surrounded by cities. 
This study takes the example of Oucuo village in Xiamen,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rural core boundary concept, and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based 
on analyzing the problems highlighted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operation mode, cultural identity and settlement pattern. In terms of industry, through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 production mode, the introduction of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industr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chain, the fishing village economy w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modern urban industry, which would make Oucuo village be the main carrier of 
urban industrial diffusion. In terms of culture, anglers' identity can be improved by preserving traditional lifestyle and culture, expanding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promoting cultural education. At the spatial level, taking the habitat of white dolphins and amphioxus, the fishery landscape and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texture as the core, the recovery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fishing village mentality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farmland, the restoration of water textu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arn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logical park.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Oucuo fishing village, this study combines theory with practical cases, which will help improve the theory of rural planning, guide the practice of 
rural planning,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similar villages. 
Keywords: Core-Boundary Concept; Suburban Fishing Village; Rural Renewal
0  引  言
面对我国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突出
矛盾，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
了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今后乡村规划
与发展指明了方向。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让农村资产价值向其应有的相对价值
回归，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进而降低我国
经济的系统性风险[1]。同时，十九大报告也
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
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基于
此背景，乡村规划的编制成为乡村振兴中
的重要环节。
近些年来，全国各地纷纷掀起乡村规
划编制与研究的热潮，虽已取得一定成果，
但仍存在诸多问题，照搬照抄城市规划编
制方法的情况普遍存在。在实践中，传统
的、简单化的空间集聚模式常被用来处理
现今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新时代乡村[3]，
乡村规划方法和治理方式缺乏针对性和创
新性。已有的乡村规划实践多是自上而下
进行的，批量化、粗放化建设趋势明显，而
对乡村特质、村民诉求的考虑较少，造成规
划脱离实际，落地性较差。同时乡村的物质
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适应，且乡村
特色渐失，规划建设未能发挥振兴乡村的
作用。完整的乡村规划兼具空间规划与制
度设计两方面，既要因地制宜地考虑乡村
地区间经济状况、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方
面的差异，又要充分考虑村民本体的利益
与乡村特质，发挥引导乡村良性发展的作
用。本文在分析城乡融合过程中乡村所面
临的现实困境的基础上，引入乡村核心—
边界理念，对乡村规划理念以及发展模式
做出探索，并以厦门市欧厝村为研究案例，
将理论与实际案例相结合。
1  城乡差异与核心—边缘理论
1.1  城乡差异的主要特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聚焦于
城市化背景下产生的城乡问题。在制度层
面，长期以来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国家发
展战略偏向城市、分配制度偏向市民、产业
结构偏向第二三产业[4-5]。在政策与模式层
面，包括土地产权、治理与发展模式等都与
城镇存在明显差异。在生产与生活层面，
城乡的居住空间、生产生活方式也都呈现
出截然不同的形态与状态。
乡村作为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社会
经济文化物质实体，其特质主要表现为传
统的生活状态、自发的社会组织、朴素的价
值观念、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无可复制的历
史变迁等，在乡村规划的过程中如果没有
针对性的策略，这些特质极有可能消失或
被取代。另一方面，在新的城乡关系和经济
运行模式的引导下，乡村不能以原有相对孤
立的方式生存下去，所以乡村的发展要求
对其生产模式、产业结构等作出适当调整
以适应新的发展环境。因此，在此过程中
如何保持乡村特质成为乡村规划的难点与
重点。
1.2  核心—边缘理论
核心—边缘理论最初是关于区域发展
与区域开发的理论，该理论的完善主要归
功于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6]。
弗里德曼通过核心—边缘理论解释一个区
域如何由互不关联、孤立发展到发展不平
衡；又由极不平衡发展，变成互相关联平衡
发展的区域系统[7]。该理论解释了在不平
等的发展关系中，城市核心与边缘区域如
何通过要素流动、空间调整来达到区域空
间的一体化的[8]。 
对于核心—边缘理论的认知不仅仅
停留于理论层面，英国建筑师赛瑞克·普
莱斯（Cedric  Price）提出的城市“鸡蛋”
空间模型即为该理论在城市空间中的表达
的探索。他将欧洲的城市化演进按照时间
顺序比喻为三种形态的鸡蛋，分别为：“水
煮蛋”“荷包蛋”“炒鸡蛋”（图1）。“水煮
蛋”时期，城市逐渐发展为一个密集而紧
凑的中心，同时城市的“防御墙”不断受到
外界力量的冲击；“荷包蛋”时期，即工业
社会时期，城市随着人口和工业的快速增
长迅速扩张，城市核心仍保留了其传统功
能，即城市中心的象征和中央权力的所在
地；“炒鸡蛋”时期，即信息社会时期，城
市核心被不断扩大的住宅区、工业区以及
提供公共服务和交通的基础设施网络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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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中心无法起到控制作用，城市核心在不
断扩张的重压下最终崩溃消解[9]。
该空间模型呈现的是城市中心与周
边的空间与经济发展规律。然而乡村与城
市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呈现截然不同的状
态，乡村从其本质来说与城市发展初期的
边缘区域相似，其生产方式、社会及自然
环境都是相对独立的，在城乡融合的过程
中处于不平等发展关系的弱势一方。近年
来，在快速城市化以及城市发展惯性的作
用下，随着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张，城郊乡村
逐渐成为了被冲击和包围的对象，城市建
设大量侵占其空间，在此过程中城乡碰撞
激烈，城乡界限日渐模糊，城郊乡村特质也
逐渐消失，慢慢被城市同化。在这样的背景
下，此类乡村如何保持自身特质、不被城市
同化尤为重要。
2  乡村核心—边界理念
2.1  乡村核心—边界理念的提出
城郊村由于其区位、经济、信息等方
面的特性，较之远离城区的一般乡村往往
更易受到城市扩张的影响，同时由于土地
的征用及非农化，越来越多城郊村的村民
成为了失地农民，导致其乡村特质日益淡
化[10-11]。因此城郊村在乡村发展及特质的
保留方面均有迫切需求。本文将城市的核
心边缘理论和城市“鸡蛋”空间模型运用
至城郊村中，提出了乡村核心边界理念。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此类乡村在
城乡融合乃至混杂的过程中，乡村在经济、
文化、社会等层面的核心正在逐渐消失，而
该动态变化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并在
各阶段不同尺度上呈现不同性质的变化，
如图2所示，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
层面来解释。
在宏观尺度中表现为城乡关系：第一
阶段时，城乡间差异较大，相互独立，乡村
核心明显；进入第二阶段，城乡差异逐渐缩
小，乡村边界开始受到冲击，乡村核心仍保
留其在建设中的主导地位；至第三阶段，城
乡差异消失，乡村核心消解，特质消失。
在中观尺度中表现为乡村与周边环
境：第一阶段时，乡村与周边联系较弱，自
给自足；进入第二阶段，城市用地扩张，
经济联系加强，交通路网改善；发展至第
三阶段，空间异质性消失，被城市完全同
质化。
在微观尺度中表现为人群身份：第一
阶段时，农民的身份单一，对其身份认同感
较强；进入第二阶段，农民的身份呈多样
化转变，职业认同感减弱；至第三阶段，初
始身份消失，认同感彻底丧失。
由此可知，如果要在乡村规划的过程
中保留乡村特质，就必须对乡村的核心要
素进行保护，同时适当柔化边界要素与城
市对接[12]。
2.2  乡村核心与边界的认定
显然，此类城郊乡村的体量对比城市
体量要小得多，其核心与边界之间的要素
流动及空间转换的频率也较低。从两者所
起的作用来辨析可知，城郊乡村的核心要
素就是保持乡村特征的必备要素，是区别
城市与乡村的重要条件，而边界要素则是
可以与城市发生互动甚至是为了适应城市
发展可以改变的要素。笔者认为乡村异于
城市的主要差异性特征主要体现为以下几
个方面：第一，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和以农
业、渔业、畜牧业等第一产业为主的生产方
式；第二，以熟人关系网络建立的社会联
系和空间组织，传统文化氛围浓厚的文化
活动以及强烈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第
三，良好的生态环境、空旷的乡村田野景
观、分散的居住空间以及独特的聚落形态
和建筑形式。
乡村的边界则体现在与城市在物质空
间和非物质空间上相连的经济、文化、空间
等方面，是乡村规划过程中可充分利用的
弹性空间，主要表现为：一、经济层面，城
乡产业链的连接延伸；二、文化层面，城乡
文化的融合，乡村人口的身份多样化；三、
空间层面，土地性质的变更与保留，空间景
观联系性加强，交通网络的衔接完善。
2.3  核心—边界结构优化
基于乡村核心边界的认定与结构的分
析，研究对比各阶段不同层次乡村发展状
态发现，第二阶段及城乡碰撞阶段可能成
为日后乡村规划的着重施力点，城乡碰撞
阶段的乡村处于一个富有发展弹性又保有
文化韧性的状态，在碰撞过程中保留乡村
核心、柔化融合边界，通过合理的乡村规划
有效控制其核心与边界的发展，从而形成
城乡平等、共生、和谐的新型城乡关系，实
现城乡融合。
通过以上分析结合赛瑞克·普莱
斯（Cedric Price）所提出的城市“鸡蛋”空
间模型图，可以发现乡村的核心与边界同
样存在与“鸡蛋模式图”相似的几个过程
形态，而其中类似于“荷包蛋”的城乡碰撞
阶段的乡村核心—边界形态存在着极大的
优化潜力（图3）。
优化后不同层面所表现的乡村核心—
边界关系如下。
宏观尺度—城乡关系：保留乡村核心
差异性，协调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文化影
图1  赛瑞克·普莱斯城市“鸡蛋”空间模型图
Fig.1 Cedric Price’s urban “egg” space model map
    水煮蛋                         荷包蛋                           炒鸡蛋
图2  不同阶段乡村核心—边界关系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re-boundary relationship of villages at different stages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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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生态结构与互动关系。
中观尺度—村落与周边环境：保留村
落核心空间特质，加强与周边城市空间的
社会联系以及交通连接。
微观尺度—村民身份：保留村民传统
身份，同时引导村民身份多样化，丰富村民
生活技能。
区别于城市核心边界理论，乡村层面
的探讨强调的是在规划过程中如何区别对
待核心与边界要素，而并非强调如何促进
两者之间的要素流动和空间转换。
3  实证发现：以厦门市欧厝村为例
本研究选取了厦门市欧厝村作为乡村
核心—边界理念的研究对象。该村是厦门
市翔安区典型的失海渔村，在区域城市化
的过程中，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收到
了冲击。
一直以来，乡土村落都是研究的热点
之一，但沿海渔村却未能得到重视。沿海渔
村作为一类特殊的乡村，多分布于滨海地
带与海岛上，具有区别于一般村落的自然
景观；涉海人群围绕渔村从事海洋资源开
发的生产实践活动，并基于这样的生产活
动形成了特定的生活形态，进而形成了有
别于农耕型村落的风俗文化。但是由于近
几年城镇化建设、工业发展以及近海水产
资源枯竭等因素的冲击，我国沿海渔村的
活动场所与活动范围不断遭到侵占，越来
越多渔村正走向终结，传统渔文化也随之
消失。因此，在福建等海洋经济大省，渔村
及渔文化的保留在当下乡村振兴的背景下
显得尤为重要。
3.1  现状概述
欧厝村位于厦门市翔安区西南部，南
面与金门隔海相望，周边海域为白海豚—
文昌鱼保护区。该村曾经拥有厦门最大的
“讨海船队”，渔业、海上贸易繁荣一时，
还被冠以“小香港”的美名。如今村庄占地
面积约6.8 km2，村内常住人口约5 000人。
欧厝村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清时期，清
朝时曾是盛极一时的商业渡口。抗日战争
期间，村中房屋多被炸毁，沦为废墟之地。
在厦金炮战中，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
了海防重地。建国后，欧厝村开始重建，渔
业逐渐复兴。21世纪以来，翔安隧道与海
翔工业码头等城市开发建设项目导致传统
作业海域面积减少，在城市发展、水污染多
重因素的作用下，欧厝村的海上区位优势
与传统特色日益淡化，当地渔业不断受到
冲击，老龄化等问题日益严峻。伴随欧厝
避风港项目的提出及翔安新城、轨道五号
线的建设（图4），欧厝传统渔村迎来新的
发展契机。
3.2  问题识别 
3.2.1  作业方式消逝
在渔业产业衰退的大背景下，近年来
欧厝村的涉海从业人数不断减少，许多中
青年村民选择外出务工，转向第二产业和
服务业等较为轻松的第三产业；与此同时，
村庄牡蛎养殖产量由于码头建设而锐减，
渔村特有的生产作业方式正逐渐消失。目
前，村内尚存渔业捕捞、渔船制造等传统
渔村产业，但产业间联系不紧密，产业效率
较低，产业网络有待完善。
3.2.2 文化认同丧失
随着渔业传统的逐渐萎缩，以渔村文
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正日益淡化。在调研
过程中发现欧厝村内有数量众多的妈祖
庙、宗祠等传统文化空间，但使用频率低，
平日多处于空置状态，原先出海前的祭祀
活动也逐渐被忘却。在当代经济、旅游需
求等外界要素的不断冲击下，位于城市开发
前沿的村落往往会以一种脱离原有乡村核
心价值的方式去接受外来文化与产业功能
的入侵，以获取短期而不可持续的经济效
益，从而导致自身在同质化的竞争环境中
丧失特色[4]。
3.2.3 聚落形态改变
在本文中，渔村聚落形态指渔村的平
面展布方式，包括村庄的水系、绿化、民
宅、晒场等渔业景观与传统村落肌理。近
年来，周边城市建设不断蚕食村庄农田绿
地，当下欧厝村的人均耕地不足一分，其农
田生态系统不完善，同时缺乏可持续的发
展模式。除此之外，工业码头的建设破坏了
原有的自然岸线，改变了附近海域的自然
图3  乡村核心—边界结构优化示意图
Fig.3 the optimization diagram of village core-boundary structure 
图4  研究对象区位图
Fig.4 location map of the research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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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进而影响潮汐水位。而随着渔业的
衰落，村庄晒场的数量也不断减少，逐渐被
小型厂房与民宅所取代，渔村地域功能退
化，聚落空间形态逐渐发生异化。
3.2.4 现状问题小结
当下欧厝传统渔村面临的主要问题可
总结为：职业群体断层，传统渔业难继；渔
民认同丧失，渔村文脉断裂、地域功能退
化，聚落形态异化。与众多正走向终结的
渔村一样，欧厝村的渔村特质逐渐消失，慢
慢被城市包围同化。
4  基于乡村核心—边界理念的乡
村规划策略
推动振兴欧厝村需要针对当下欧厝村
所面临的产业、文化与空间的突出问题，进
行分析探讨，笔者基于乡村核心—边界理
念提出了针对性的优化策略。
4.1  产业发展策略
农民依旧是乡村建设的主体，以其为
核心推进乡村产业转型及特色产业的规模
化发展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13]。在
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和驱动下，农民通过
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并通过推动农
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让农民共享产业升
级的增值收益。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与捕捞技术现代
化，渔村单一的生产方式在外部环境不断
变迁的环境下难以长期生存，这就要求渔
村在承接城市功能的过程中，既应保留特
色生产方式，又要采取多元共存的原则，
以适应不断更新的发展需求。
针对欧厝村，将其产业核心认定为渔
业捕捞、牡蛎养殖、渔船制造、渔网编织等
渔村特色生产方式，并对其加以保留。在
此基础上，推进渔村经济边界的市场化，
结合外来资本与技术丰富经济活动，提高
渔村经济活力。在原先单一的传统渔业基
础上，推行捕捞、织网等体验活动，结合
互联网技术推行线上竞拍、销售等新型模
式，引入文化创意等产业，丰富产业结构，
完善产业网络，实现第一产业现代化、第二
产业科学化、第三产业体验化。同时采用
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并行的模式，为村民
提供多样的就业选择，提高渔民收入，开
放经济边界。 
以渔业为例，将具有地方根植性的渔
业产品与体验观光、电子商务相互结合，
提供常规捕捞销售服务与“渔船对接”等
定制服务，发挥信息整合优势，丰富盈利途
径，完善渔业产业链（图5），充分实现渔业
的市场价值，提升行业竞争力。在开放经济
边界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基地服务业潜力
资源，拓展以生态观光、教育体验为主的服
务业，为失海渔民提供就业岗位，使其共享
发展成果（图6）。
通过产业核心—边界策略，使欧厝村
在保留了部分渔村经济的同时，成为城市
产业扩散的主要空间载体，成为渔村经济
和现代城市产业共存的区域。
4.2  文化核心—边界策略
文化特质也是地方特色的重要组成元
素，尊重保留特色文化既是避免同质化发
展的重要路径，也可以成为促进城乡发展
的新的动力因素。乡村规划既应传承历史
文化，也要为其注入时代内涵，营造体现地
域特征、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的人文城乡
环境。
针对欧厝村，将其文化核心认定为渔
村原有打渔耕地、传统手工等生活方式及
宗祠、民俗信仰等传统文化，对其加以保
留，通过保留原有游神活动、新增串联重
要空间节点的游神路线等途径传承传统生
活方式。在保留文化核心的基础上，开放文
化边界、延续拓展文化活动，如开展渔文化
节、南音比赛等活动；此外，利用地缘优势
与地方高校合作建立乡—校实践基地，推
动大学生关注这一特殊模式的乡村以及海
洋文化。同时推行“积分文凭”，使新一代
渔民可在休渔期接收文化教育，并取得相
关文凭认定，在鼓励渔民从事渔业活动的
同时，提高其身份认同感。
图5  渔业产业链更新发展图
Fig.5  the update development map of fishery industry chain
图6  服务业产业链拓展图
Fig.6 the service industry chain expansion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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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空间核心—边界策略
地理环境是乡村聚落空间形成的自然
本底，而聚落空间形态的差异是乡村有别
于城市的重要特征之一。以牺牲环境为代
价来追求经济增长的做法局限性日益凸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逐渐成为越
来越多地区的共识。
针对欧厝村，将其空间核心认定为白
海豚—文昌鱼生境等原有渔村自然生态系
统、以避风坞为主体的渔业空间与渔业景
观以及传统村落肌理。通过保护现状农田
耕地、拆除侵占农田的建筑，使农田有机嵌
入村落以实现农田整合；打通村落内原有
的明渠暗渠，恢复本底水系肌理，从而实现
水系修复；织补现状空地，通过构造景观节
点、增加绿色空间来建构绿地系统；同时
将码头改造成生态公园，恢复村落生物多
样性。在保留核心的基础上，开放边界，实
现渔村聚落形态的恢复与良性发展。
4.4  小结
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郊传统渔村
原有的生活生产方式、生态环境及乡村文
化在逐渐消失，而乡村振兴策略的提出为
其带来了复苏契机。通过对乡村核心—边
界关系的探索，为欧厝渔村未来发展提供
一条路径，使渔村实现产业网络完善、生
活方式延续、聚落形态传承成为可能。让
渔村在保留核心特质的同时，拥有开放的
边界外沿，对接城市文化与产业，使乡村
在新的城乡共融关系中真正得到可持续
发展。
5  讨  论
随着城乡间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
交流日趋频繁，诸多城市要素浸入乡村并
对其进行同化。由于乡土社会普遍缺乏城
市化的动力和实力，乡村在城镇化浪潮中通
常面临两种结局：一种是富有地域特色的
乡村社区最终被城市社区所取代；另一种
是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下，乡村自发地进
行更新[14]，但这也导致了大量的社会问题，
如城乡同质化。乡村作为地方性共同体，其
生态环境、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具有不可
替代的价值。乡村振兴不是简单地推进乡
村城镇化，也并非是让乡村更类似于城市，
而是承认并尊重乡土价值观在特定地域的
主导地位，在保留城乡特色的基础上，促进
“批量生产”与“个性创造”两种形式的平
等竞争，使乡村的功能不局限于提供生产
服务，更是作为生活的场所，并引导全社会
的生存理念向“适度舒适”与“可持续性”
的方向发展[15]。
乡村核心—边界理念的提出是基于对
城乡发展规律及城乡特质的探讨，以此为
依据在作业方式、文化认同、聚落形态三
个层面分析欧厝渔村的现状及突出问题。
本文以乡村核心—边界理念为指导，提出
系统的欧厝渔村的振兴策略。通过对欧厝
渔村的现场调研与访谈，将理论与实际案
例相结合，有助于完善乡村规划理论的研
究，指导乡村规划实践，并可为类似的村落
振兴提供借鉴。
由于可供分析的资料与笔者学识及时
间的限制，本文的研究中部分分析和论述还
有待进一步讨论，目前的研究还是以定性分
析为主，在乡村核心与边界的量化分析、对
比分析以及两者之间的要素转换等方面，还
有许多工作需日后进一步扩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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